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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在历史断层之上的身份确证

———电影 《芳华》 的作者意识及其他

陈接峰　 马　 骁

摘　 要： 对时间和遗忘的抗拒使得电影 《芳华》 具备了不可替代的身份确证价值。 在这一点上， 无论

是冯小刚还是原著作者严歌苓， 在 《芳华》 的印迹里都有自己和时代的身份确证。 从这个角度而言， 《芳

华》 其实是一段历史的断层。 在这个断层之上， 《芳华》 呈现了一种内应力的走向。 这是对特殊历史条件

下社会规制的预设性与暧昧性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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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和遗忘的抗拒使得电影 《芳华》 具备了不可替代的身份确证价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 无论

是导演冯小刚还是 《芳华》 的原著作者、 编剧严歌苓， 在电影 《芳华》 的印迹里都有自己的身份确证。
“差不多是我们这一批人的经历， 今天回忆起来觉得还是非常、 非常留恋”， 这是导演冯小刚在电影宣

传片中说的， “他们会经历大时代的洗礼， 包括像战争这么残酷的事情，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这样一

种情感的需要”。① 和严歌苓一样， 冯小刚也在部队文工团里渡过了青春岁月， 因此， 电影以文工团作

为底片， 以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作为背景，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镶嵌在历史断层之上的特殊人群。 他们既

生长在其中， 又隔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军营里， 他们既朝气蓬勃， 又各具心机。 无论冯小刚和严歌苓

想通过电影中的人物来表达什么样的历史， 这个历史都只是重新建构的历史， 是主观的历史， 已经不

再是他们自己经历的历史。 那个曾经让他们青春激荡的片段也不过是历史断层之上的一个横切面。 即

使是曾经身在其中的严歌苓或者冯小刚， 都不可能通过这个横切面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 虽然严歌苓

做过很多努力想全面把握那个断层之上的结构， 但是， 每个断层都是最容易被风化和侵蚀的地方。 当

他们置身其中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成为这个断层的内爆因素， 成为改变断层结构和走向的内应力。 而

一旦从断层上滚落下来， 就被风化为石子或者沙尘， 不再是断层的一部分了。 显然， 电影 《芳华》 给

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被岁月侵蚀过后剩下的历史断层的坚硬部分。

一、 漩涡： 事件的堆积与坍塌

电影 《芳华》 从镜头前刘峰在雨中把雨衣给何小萍穿上开始。 在雨中两个彼此年轻的身体平行在

同一个世界里， 在同一个屋檐下， 刘峰对何小萍身份的提醒透着一种关切， 也暗示着一种无法确知的

不安。 这是刘峰和何小萍一起经历的第一场雨， 随后他们还将一起经历更多的风雨——— “军装事件”
“胸罩事件” “伴舞事件” “高原演出事件” “野战医院事件”。 尤其是 “胸罩事件”， 实际上已经是女

人之间对弱者的凌辱发展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 这时我们看到了第二场大雨， 以及雨夜一个少女为了

① 参见纪录片 《我把芳华献给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ｑｉｙｉ􀆰 ｃｏｍ ／ ｖ＿ １９ｒｒ８ｏｉｚｗ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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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大家的挖苦， 独自在舞蹈房练功。 “伴舞事件” 对何小萍的欺负和侮辱是公开的肆无忌惮。 何小萍

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彻底碾碎。 这些事件就像一个一个的漩涡， 不断叠加逐步形成了水面之下的湍流，
这些湍流最终把何小萍的命运推向一个不可知的境地。 而刘峰在 “触摸事件” 之后， 大雨又一次倾盆

而下， 不同的是这一次大雨是倾泻在刘峰身上， 也是唯一一次何小萍获得了可以同情刘峰的机会。 这

些非日常的事件的堆积， 始终把人物的命运交错在一起， 而交错堆积的湍流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命运

的坍塌： “何小萍疯了” “刘峰无处安身”。
　 　 电影之中唯一一次看到何小萍快乐的时光是她去洗澡， 发现热水不要钱居然洗得舍不得走。 一个

１６ 岁的少女， 居然没有用热水好好洗过一次澡， 这样的童年和少年是多么的辛酸。 可是谁会去关注她

平静的外表之下所背负的过往？ 当年青的文工团少男少女在食堂里边吃饭边怀春的时候， 何小萍想到

的是要第一时间给她的爸爸拍一张军装照。 萧穗子爸爸平反， 在她把爸爸托刘峰带回来的糖果分享给

何小萍的时候， 导演让时间忽然静止了几秒钟， 这几秒的延宕透露着何小萍内心的一种希望。 导演为

何小萍给爸爸写信这场戏给足了镜头， 让我们得以窥见何小萍内心的挣扎。 她趴在床上借助手电筒的

光， 给爸爸写信， 在漆黑的夜晚， 画外音如泣如诉， 倾泻而出的是她内心所承受的社会加诸于她的太

多不公和莫须有。
这是电影 《芳华》 希望让我们发现的微观历史， 尤其是人的微观历史。 放大了看， 这些微观历史

是由许多褶皱组成的， 这些褶皱就像地壳运动一样会形成断层。 冯小刚的电影非常难得的以一种社会

关怀的眼光来扩大这些褶皱， 以便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段人的进化历史。 如果不是电影， 不是我们

通过电影来回望这段历史， 我们还有谁会去关注这些沉默于历史之中微不足道的灵魂以及他们所经历

的日常？
这显然是电影 《芳华》 最可贵的地方， 通过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引发我们刻骨铭心的刺痛。 这

种刺痛超越了冯小刚的其它电影而深入到灵魂的黑暗之地， 与其说它描绘的是青春以及青春所涌起的

“芳华”， 不如说是青春如何掩盖了我们永远也不愿发现的真相。 何小萍在文工团的经历以某种似乎合

乎逻辑的甚至无法说清楚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感受到导演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恐惧———是谁给予我们

的权力， 可以糊里糊涂地把弱小者推向深渊的边缘？
何小萍似乎就始终挣扎在深渊的边缘， 伴舞事件刚刚结束， 就收到父亲的遗物。 导演用一个长镜头

让何小萍父亲———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她的人———用画外音完整说完临终遗言， 再次把苦难加诸何小萍

的肩上。 此时大雨第三次倾泻在人间， 何小萍穿过大雨走进了舞蹈房， 一条毛巾把这个世界上另外一

个关心她的男人带到她身边。 她告诉刘峰： 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 刘峰坐在何小萍对面： 即使有人欺

负也得忍着。 生命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
电影保留了原著小说里那几个汇聚了特殊历史条件下充满不同欲望的女人， 她们在影像和文字中

翻滚， 制造了一个一个因为青春憧憬和时代划痕所产生的漩涡。 某种意义上说， 电影 《芳华》 没有带

领我们从一个时代的断层中去寻找和谐和记忆， 而是把我们变成了看客和围观者， 被电影带到这个漩

涡之外。 虽然文工团像遗世独立的一个小天地， 但是坍塌似乎每时每刻都存在于其中。 高低街的港货

坍塌了女人对身体的渴望， 邓丽君的歌声坍塌了对革命歌曲的理解， 尤其是刘峰对林丁丁的表白顷刻

间坍塌了对爱情的美好念想。
冯小刚作为中国电影具有代表性的作者， 他在电影里所要表达的也不仅仅是 “坍塌” “和解”， 而

是一种 “较真”。 而这种 “较真” 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集体人格所缺失的精神内核。 伴随着这一代人所失

去的也不仅仅是 “芳华”， 而是那些可以 “较真” 的人和事。 冯小刚的作者意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 他通过电影告诉这个世界： 事件的堆积和坍塌都是必然的过程， 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所制造的这

些漩涡之中， 最终能够坚守的那一丁点东西， 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进化。 这或许是冯小刚之所以把

《芳华》 列为自己 “心愿清单最后一部电影” 的真正原因吧！

４７



第 １ 期 陈接峰　 马　 骁： 流落在历史断层之上的身份确证

二、 尘埃： 事件的距离和时差

“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 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１］ 作为微观

历史的一部分， “芳华” 从历史的某个角度抽离出来， 就类似于在历史的根基上 “触摸”。 我们能够看

到的都只是历史的 “尘埃”， 任何人都无法获知历史的全貌， 即使是当事人也不能获得 “全能视角”。
因此， 只要是 “触摸” 历史某个断层， 就一定带出一堆 “尘埃”， 这些 “尘埃” 就是我们个体的命运。
因为成为了历史 “尘埃”， 这些个体才拥有了可以被审视的距离和时差。

不同的人关于过往记忆的感受其持久性和强度是不一样的。 冯小刚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电影再塑

那个独特的历史断层， 但是他想重新塑造一段历史的关系， 并在这一关系中实现个体之间的共识、 理

解和融合。 冯小刚在 《唐山大地震》 的废墟上没有选择重建一种新的精神价值， 而是选择守候一种时

间的殉葬； 在 《我不是潘金莲》 的似是而非里， 冯小刚开始思考新的时间与空间体系； 而在 《芳华》
里， 我们终于看见了这种建构在历史断层之上的时空距离。

电影 《芳华》 由于有原著作者担任编剧， 在某种程度保留了原著的识见， 尤其是林丁丁这个人物

的处理， 不事张扬地把一个爱慕虚荣、 指望高攀、 待价而沽的女人植入到刘峰的面前。 当刘峰在道具

间表白的时候， 导演巧妙地给了一次静默， 静到可以听得见刘峰的呼吸和心跳， 一个偶像的美好爱情

到这里依然是美好的， 可是在瞬间之后， 我们见证了爱情的坍塌以无可挽回的方式形成的巨大漩涡。
何小萍听到林丁丁哭诉刘峰抱她的委屈时， 从被窝里坐起来的一个沉默镜头， 让我们看见了一种怅然

若失的刺痛。 这些 “刺痛” 就是历史断层之上 “尘埃” 的组成部分， 它让置身其中的人们深陷漩涡而

看不清方向。
将何小萍的人生以一种悲剧的方式搬上舞台， 这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谁也无法预知我们这

个时代对悲剧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 这无疑是冯小刚又一次新的冒险。 时代的潮流不可避免淹没了太

多生动的细节， 这些细节无论多么沉重和悲伤， 都无法挽回地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 不仅仅是 “芳华”
里的人生一去不返， 而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一去不复返， 即使冯小刚想努力地在电影胶

片上极力挽救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但他非常清楚谁也无法拯救淹没于历史中的 “尘埃”。 就像何小萍

用一生的癫狂来寻找刘峰， 最后又不得不注视着刘峰在自己眼前一步一步地被癌症吞噬。 而刘峰， 他

希冀借助战争来消灭自己的肉体或者重生， 包括他的爱情。 但是即使是战争也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而

仅仅是摧残了他的肢体， 失去了那只拥抱林丁丁的右手， 留下了他残缺的肉身经历社会的巨大变迁。
电影中文工团最后被解散的命运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深陷其中， 每一个人都

无法逃避历史强加于我们的时空。
电影 《芳华》 对那段已经失去的岁月的揭示， 逃脱不了局部真实的可能。 冯小刚试图将文工团那

段经历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物化， 使得我们的情绪和记忆与时间的印痕产生关联， 这种关联实际上

就是历史作为景观留在个体心灵底片上的感光。

三、 犹豫： 事件的多种可能

是什么使得我们的青春陷落在 “触摸” 之中？ 电影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 虽然社会发

生了巨大变迁， 但是只要忽视了人的进化， 对现在时的 “当下” 的不满乃至对将来时的期许就仍将受

制于对集体历史的同一种叙事。 这种叙事使得冯小刚在主题阐述上多次犹豫不决， 这也从另外一个方

面使得事件发展呈现出多种可能。
在这一点上， 电影是成功的， 让我们在经历了绚烂夺目的 “芳华” 之后， 也看见了在 “芳华” 遮

掩之下的冷酷和自私， 更看到了在一个 “他者” 的 “芳华” 世界里， 两个彼此惺惺相惜的灵魂。 电影

赋予了 “芳华” 特定的时间与空间。 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 “芳华” 被带向某种 “缺席” 甚至是 “回
忆”。 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 一切都是被动的遴选， 包括青春以及青春外在形式的 “芳华”。

虽然， 一个一个的漩涡用致命的爱情温柔地包裹了何小萍， 包裹了这个世界的冷酷和美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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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依然用镜头多次把刘峰何小萍安排在一个画框里。 而且每一次青春的相逢都在何小萍的生命中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第一次是刘峰从北京带回新兵何小萍， 他们在屋檐下躲雨； 第二次是舞蹈房刘峰

主动和何小萍伴舞， 这一次是他们身体的直接接触； 第三次是刘峰把何小萍父亲的遗物交给她， 连哭

都哭不出来的何小萍一人落寞地坐在舞蹈房里， 刘峰递给她一条毛巾； 第四次是刘峰即将离开， 何小

萍去刘峰房间看刘峰； 第五次是战后刘峰去精神病院看望病中何小萍。 尤其是第五次， 摄影机把病房

侧光用到了极致， 让两人坐在温暖的阳光下， 柔和的光布满他们全身， 一个没有了右手， 一个没有了

记忆， 但是命运把他们镶嵌在同一个框里。 导演总是恰到好处的处理每一次何小萍与刘峰相处的时机，
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相逢之中生命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 通过侧影我们可以看到刘峰的眼泪滑落在鼻

尖， 这实际上是一种天涯沦落的体认。 之后导演让我们看到了月光之下何小萍穿着病号服跳起了 《沂

蒙颂》， 这是整部戏导演给到何小萍最长的一组镜头。 跳舞的何小萍是那么安静那么专业甚至是那么美

好。 摄影机带领我们看到内外不同的舞蹈场景。 何小萍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曾经承载她青春的舞蹈，
都在月光之下、 天地之间安静地流淌。 这是冯小刚电影刻意矫饰的视觉形象特征。 他总是善于用这样

的长镜头来表达一种情感的流动。 一个冷静而悲悯的视角给予我们强烈的感同身受。 摄影机使得何小

萍与普通人有了距离， 也让何小萍与现实有了距离。 我们回望她的人生， 发现， 似乎从一开始， 何小

萍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她自己是多么想融入到这个集体、 这个世界之中。
和冯小刚电影一贯的幽默不同， 《芳华》 好像有一种浓稠得化不开的犹豫， 所有人物都好像漂泊在

一种不确定之中。 我们从电影中感受到的这种 “无处不在的窒息感”， 即是贯穿在 “芳华” 流逝的整个

过程中一直维系着的某种东西， 这种东西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一定能够被找到。 也因此， 《芳华》
算得上是冯小刚电影叙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实际上其时间跨度也基本代表了冯小刚所生活的

整个年代。 如果说 《集结号》 里还有那么一点倔强的话， 那么 《芳华》 就代表了冯小刚电影的另外一

面： 在面对历史与政治事件的时候， 选择一种面向自身的反省———我们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或多或少

都是历史的 “帮凶” 或者 “同谋”。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感谢冯小刚， 能够在商业的考量之外突破既有的话语规制和表达局限， 处心积

虑地追问刘峰何小萍们 “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 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 他们 “又是如何变成

现在这样”。 这是电影作者意识的一种显影过程。 一部优秀的电影， 就像一个打孔机， 在我们原本维持

稳定的生活状态之中， 打下一个一个孔穴， 让自恋兮兮的玄想不被社会的预设性所规制。

四、 暧昧： 事件的偏离

“在某一特定时间， 某一事件， 在某种偏离、 某种刺激过后， 变成了一个大事件， 但是这些事件会

像一个气球一样很快消失掉”。［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无意识。 电影就是在这种无意识中给我们一

个新的发现或者回望。 当然， 这些事件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力量， 也不是生命或者死亡的推动力， 那些

困扰何小萍的事件虽然摧残了她的尊严与梦想， 甚至记忆， 但是她的生命没有因为这些堆积起来的事

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工团里的青春是各不相同的： 郝淑雯的是恣意而霸道； 萧穗子的是自信而锋芒； 林丁丁的是矫饰

而自大； 而何小萍的则是沉默而自尊。 这正是电影 《芳华》 的暧昧所在。 导演用一个一个的小事件来

表达这段暧昧的青春， 以及青春在发生某种偏离之后是如何演变的。 刘峰的触摸就是这样的小事件。
但是在特定时间发生的这一事件， 因为有了某种偏离， 就变成了一个违背女人意志的流氓大事件。 就

像何小萍拿了林丁丁的军装去照相这个小事件， 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品质有问题的偷军装事件一样。 谁

都没有错， 错的是事件本身发生了偏离。
谁也无法逃避这样的小事件， 这些小事件就像一场场不期而遇的细雨一样， 打湿我们的身体， 有时

候我们还乐意浸润在雨滴之中。 我们甚至都无法预知， 哪一天什么样的一个小事件就会在一个偶然的

时机留下它无法清除的痕迹， 或者就在机缘巧合之中就变成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

《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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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芳华》 告诉我们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安居在一个

屋檐下时， 我们要如何彼此相处？ 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集体的解散而消弭在历史之中， 反而， 在今天

我们重新回望的时候， 变得更加暧昧和犹豫。
其实， 任何事件都不会按照社会规制的预设性来发展， 总会因为某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偏离。

当然， 也可能会因为不经意的某个举动， 温暖另外一个人的整个生命， 而这种温暖就像甲壳虫一样，
坚硬的外壳和柔软的内心在对立中有着某种生存的关联。 所以， 我们最终在电影中看到在蒙自的某个

车站的候车椅上， 导演安排了第六次何小萍与刘峰的同框。 与前五次不同， 这一次他们相互依靠， 当

何小萍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多年前的一个愿望——— “能抱抱我吗” 时， 整个世界再次静止在那一刻，
导演给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见证刘峰用一只健康的左手环抱着何小萍已经恢复记忆的身体， 促使他们

依偎在一起的不是激情、 不是悲伤， 而是一种留存在身体里的爱。 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已经穿越了生与

死、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 在命运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漩涡之上， 构成了支撑他们人生的内应力。
在迎合 ９５ 后、 ００ 后成为主要观影人群的节点上， 一个叙述他们爷爷辈的青春往事的电影， 需要不

断通过制造一些身体的奇观来吸引关注是不可避免的， 和发行方宣传的可以带爸爸妈妈看的电影一样，
让这部电影成为挖掘记忆的电影。 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冯小刚对题材处理的又一次犹豫。 这种犹豫是对

当下社会规制和宽容机制的 “预设性与暧昧性的反应”。［３］

五、 断层： 微观历史的行走方式

人的进化是需要依靠某种内应力的作用推进的。 就像地壳运动一样， 当内应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

会在某个岩层形成新的张力而产生位移， 新的断层就由此产生。 与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相比， 我们可

以把断层理解为一种微观历史的行走方式。
如此， 就可以理解冯小刚导演在题材处理上的暧昧与犹豫对于电影 《芳华》 的特殊意义。 虽然，

导演想通过这些特定人物来表达的历史已经是重新结构的历史， 是留存于冯小刚记忆中的感受历史，
已经不再是那一代人看到的历史或者经历的历史。

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 电影 《芳华》 的确从这段文工团的历史中提取了某种美， 而且也没有掩盖

它的丑与恶、 卑鄙和猥琐。 或许影片通过 “过去现在时” 抓住了某些预设性所构成的 “刺痛”， 那就是

我们在电影中所感受到因为猥琐、 因为无耻、 因为绝望所带来的紧张， 甚至我们对郝淑雯那种平庸与

霸道的张扬都毫无感觉， 而这些正是那个时代预设性的诱惑所在。 刘峰， 作为一个时代标准的榜样居

然触摸了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兵， 这种历史的不堪回首， 显然只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个特定的历

史时期，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断层。 它不是历史常规发展的结果， 好比造山运动一样， 错位一旦发生断

层就不可避免。 我们更愿意把这种不堪回首放置在历史的断层之上来看待， 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电影

看到更多的善良。 这种善良哪怕是从断层之上显示出来的微弱光芒， 也会提醒我们需要检视人在特殊

历史中的自我意识是多么的卑微。
这是冯小刚在电影中所要表达的作者意识所在， 无论这种作者意识掩盖在什么样的事件漩涡之中，

但是， 电影一旦拍出来成为一个作品， 它自身就成为一个述说者。
冯小刚作为中国商业电影的符号， 他的取舍他的识见都堆积在他的影片中。 他最大的贡献在于， 用

冯氏的商业意识， 使得诸多严肃的话题变得娱乐。 当特定时代的英雄在爱情的日常中变成了可怜虫，
命运坐标顷刻间就发生了位移， 个体命运的断层立即出现。 而当整个时代随着社会规制本身发生了位

移， 社会历史的断层也就出现了。 这才是电影塑造的人物力量之所在： 何小萍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做出

了正常人做过的事情， 说出了平常人说出的话， 可是偏偏却与所有的事件和时间以及话语体系形成了

断裂， 这看似是何小萍悲剧产生的根源， 其实， 这是一种掩盖在社会规制之下的诋毁和妒忌， 一种孤

立和压制。 对权力的迷恋和对美好事物的霸占心理， 根深蒂固地扎在集体的人格里。
这种对集体人格的反思是冯小刚作者意识的重要体现。 他始终保持了一个优秀导演所秉持的个性

化叙事， 在 《集结号》 《一九四二》 和 《唐山大地震》 《我不是潘金莲》 等作品中， 表达了一个电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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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 以及 “现在从何而来” 的反省。 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建构， 是

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需要的精神食粮。 无论是旧时代遭遇战争、 饥馑还是新时代面临灾难与身份错位，
都将一种历史的人格置于我们面前。

电影 《芳华》 无疑可以成为冯小刚电影作者意识最具代表性的范本， 用来思辨一段历史的断层或

者用来思考一个过去的现在时， 甚至用来抵抗用来隐喻。 然而， 电影就是电影， 你想用来撕裂一些东

西的努力会让你徒劳， 无论是沃卓斯基兄弟的 《黑客帝国》 里的柏拉图式理想国， 还是希区柯克的拉

康式精神分析， 都只是电影导演和编剧想加入的调味剂， 或者企图把观众带到一处新断层的导游图，
电影需要给我们看到的是故事的真正内核， 是人以及人的微观历史在故事中的行走方式。

这一点上， 《芳华》 做到了。 电影不是要再现一段历史， 也无法再现那段已经物非人非的历史， 而

是需要教导我们学会用另外一种思维去看待那段历史。 电影不是强迫我们去认知， 我们无需对比严歌

苓原著的 “芳华” 是表现什么， 电影的 “芳华” 又是要表现什么。 电影展现的是故事中人的行走方式，
而小说是一种述说的过程。 小说可以通过萧穗子的道听途说来刻画人物， 而电影则做不到。 因此， 电

影中萧穗子常常缺席刘峰与何小萍的日常。 电影让我们更加直观的接受导演对日常的思辨。 在冯小刚

的电影里， 所有的过去都不会处在一个时间连续线上， 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所在时间点上的 “现实现

在”，［４］这种 “现实现在” 就是一种可能性， 它会成为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新的可能， 这种可能以

不确定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
冯小刚的电影有一种难得的质疑， 这是他作为优秀导演从未丢失的一种特征。 他会玩心跳 （ 《手

机》 ）， 会玩恶搞 （ 《非诚勿扰》 ）， 会玩街头混世魔王 （ 《老炮儿》 ）， 但是他带着他那代人的质疑，
始终生活在电影中， 使得他的电影多少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这才使得他的电影成为一种历史的横断

面， 带领我们重温过去的某一个事件， 无论是泪点还是笑点， 不是为了忘却的记忆， 而是提出一种质

疑： 这些事件会重演吗？ 我们还会重蹈覆辙吗？ 这种对过去的拷问， 对当下就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六、 结 　 　 语

对时间和遗忘的抗拒， 实际上一直是冯小刚最近十年电影的主题所在， 这也成就 《芳华》 成为冯

小刚电影的一个新高度， 具备了不可替代的身份确证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角度， 我们更愿意把 《芳华》
看成是一段历史， 因为漩涡与刺痛所引起的尘埃， 会在暧昧与犹豫中引发错位与偏离， 断层即由此产

生。 在这个断层之上， 《芳华》 呈现了一种内应力的行走方式， 而这种行走方式是每个个体对特殊历史

条件下的社会规制预设性与暧昧性的妥协与犹豫。
每个时代每个导演都会在规制之下做出某种妥协， 其艺术表现的空间也会在商业的与社会的规制

之下犹豫，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对冯小刚要求过多。 他作为导演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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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ｇｅｓ” ． Ｄｅｗｅ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ｌ⁃
ｓｏ ｖｉｅｗ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ｇ Ｓｃａｎｄａｌｓ

Ｃｈｅｎ Ｍｅ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ｒ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ｋ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ｄ ｓｈｒｉｍｐ” ｓｃａｎｄａｌ，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
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ｅｋ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ｉｓ 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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